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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等一下
让这冰雪静静地融化
茁壮生长的春天
不会辜负每一朵花儿
锦绣成画

请等一下
让这花儿缓缓地抒发
兴高采烈的夏天
不会耽误每一片叶子
绿染芳华

请等一下
让这叶子悄悄地飘洒
成竹在胸的秋天

不会错过每一寸土地
种瓜得瓜

请等一下
让这土地沉沉地睡吧
红装素裹的冬天
不会阻挡每一束阳光
坚定的步伐

请等一下
请再等一下
让这光阴徐徐地流沙
天地自有不言的大美
四时自有亘古的历法

（作者单位：潼南区文旅委）

请等一下
复兴河

诗 绪 纷 飞

相遇一河春水
春日里，在一个雾锁深山的库区小乡，我和一条乡间小河

相遇。
大雨过后，还在下着蒙蒙细雨，一条小河穿乡而过。一河

春水不知从上到什么地方的上游奔涌而来，来得有些急切，有
些莽撞。河岸上，一辆河水一样急切而莽撞的轿车，也不管路
面哪里的积水厚些，哪里的积水薄些，铆足了劲一下呼啸而
过，溅得蹲在人家屋檐下的狗一身泥浆，惊得几只正四处张望

的鸡紧张地扑腾了几下翅膀，“咯咯咯”吵个不停。
兴许这河里的石头、野草、螃蟹、蚯蚓都是干渴怕了，春水一来，全张开了嘴，

将这河春水连同泥沙、小石子，还有上游带下来的枯枝败叶全盘吸收。让岸边已
经藏绿垂穗的树们及树下葱葱茏茏的荆棘藤蔓、杂草杂花暗暗抿嘴。

细观之，这单调重复的流水竟是一幅美好的画卷。平稳流过之处，虽然刹住
了车，仍然迎接了上面的惯性，不温不火地冒着细泡。遇有小石子，河水略微兴
奋，如鱼嘴吐出的泡泡，前面一批刚刚消失，后面一批紧挨着又形成了，连续不
断。突遇急石，这河水则变成一股白色的水柱冲出老高……

河坎上，一名头戴斗笠穿着胶鞋的汉子正在钓鱼。一个细竹篾编就的篓子
浸在他身旁的浅水里，这个钓鱼人好像并无耐心，一会往上，一会儿往下，钓了好
大一阵，他的竹篓里仍然只有两条鱼儿在游动。

我顺着河岸的公路往上走，走了十来分钟，雨渐渐停了，显出一座长满青苔
的拱桥。桥的对面，是几座已经脱了白灰墙面斑驳的房屋，已久久无人居住。这
里人迹少，鸟儿却热闹，山林里不时传来阵阵动听的鸟叫声，或长或短或婉转。

回望公路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一畦畦碧绿的菜地，绿汪汪地像要冒出油
来。湿润的田坎上，几只鸡在觅食。鸡的前面，几只细脚细嘴的鸟儿也在觅食，
各自安好。

这时，蒙蒙细雨又下起来了，一大一小两个撑着雨伞的人在前面走，渐渐远
去，变成了一红一绿两个小圆点。河里，两个男娃在玩打水漂，兴奋地数着一个、
两个、三个……

再往上游走，河两边的花都开好了，远远望去，山头一片白茫茫。雾起之处，
还飘出几缕炊烟，两片白缠绕在一起，已分不出哪个是雾，哪个是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乡 村 故 事
心 香 一 瓣

岁月的互换
“爸，今天是周末，剧院

有演出，今晚我陪您去看戏，
怎么样？”午饭后，我问父亲。

“算了，眼睛看不见，耳
朵又很背，腿脚也不方便，不
去了。”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有
些无奈地对我说。

“爸，去吧，昨天下班路过大剧院，我专门
留意了一下今晚的演出，是川剧折子戏《塔底
思亲》。”正在收拾碗筷的妻子附和道。

父亲笑了笑，未置可否，把头转向了窗
外。一束阳光正打在他那张瘦削的脸上。暮
春的阳光依然浸透着些许薄凉。偶尔一阵
风，轻轻扬起父亲头上几缕来回摇摆的银发，
似一片白露为霜的草坪冒出的几株苍苍蒹
葭。我赶忙为父亲系上围巾戴好帽子，并欲
关闭窗户。父亲摆摆手，接着通过按钮把电
动轮椅正对着窗户。这时，阳光把轮椅上的
父亲投射成一个不太规则的长方形阴影，而
我则踩在了父亲不再宽阔有力的肩上。

时光悠悠，每一次驻足停留都让我对父
亲充满了最深情的敬意。父亲的肩，曾是我
幼时看电影时最安稳的“座椅”。那时候，乡
镇电影院很简陋，一张七八米长的条凳上至
少要挤二十多个人，如果中途去上个厕所，那
么你的位置自然“消失”。所以，有时为了有
个一席之地，即使内急也会尽量憋着。

由于电影院里的座位没有前低后高的设
计，因此大多数时候，除了前面两排可以坐着
外，后面的观众基本上都是站着。越到最后，
大人只能站在座位上，而小孩则被大人放在
肩上观看。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电影在放
映途中需要换片。每每这时，父亲就把我从
肩上放下来，抓紧时间短暂地坐一会儿。待
电影开始后，他又把我放在肩上。遇到好看
的电影，我是不会睡觉的。像《瓦尔特保卫萨
拉热窝》《高山下的花环》及《少林寺》等片记
忆深刻，片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任凭岁月剥
蚀，依旧完美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当然，父亲也偶尔带我去看川剧。但是
除了变脸、吐火这些绝活外，我对川剧并不感
兴趣，大多数时间我都在父亲的背上睡觉。
直至小学五年级，我才脱离了父亲的肩。后
来异地求学工作，就很少与父亲一起看电影
或戏剧了。

2008年初春，母亲因病去世，老家只留
下孤零零的父亲。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且身
有残疾，我和妻子商量决定把老人家接到小
城居住。父亲开始不同意，他说故土难离，自

己最后也要叶落归根。后在我们执意要求
下，父亲才勉强同意，但有言在先：只是暂住，
随时都可能回老家。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让父亲换个环境，散散心，免得他睹物思
人，郁郁寡欢。

进城后的父亲，面对陌生而又喧嚣的环
境，既感到新鲜又很胆怯，每天只在小区走
走，而且把我所居住的楼栋、单元、楼层及方
位等信息记了又记，生怕走出去就找不到回
来的路。日子久了，他逐渐熟悉了周边环
境。通过口音，他还认识了一位已经退休的
老乡。他乡遇故人，乡音最传情，这让父亲多
少有些慰藉。何况这位叔叔还是一位川剧票
友，他几次约父亲去看戏，父亲却以眼耳有疾
为由而婉拒。其实，我心里明白，父亲一直喜
欢川戏，只是嫌两三百元一张的票价太贵。
于是，我给父亲办了一张打折卡，周末晚上，
陪他去看戏。

那天夜里，大剧院演出的剧目是《小营
会》。刚一落座，父亲就问我是否记得当年坐
在他肩上看这折戏的情景，我摇了摇头，问起
父亲《小营会》的故事。父亲来了兴致，给我
讲述这折戏的梗概。其实，对于这幕戏剧我
是熟悉的，但我并没有打断父亲的讲述。待
演出开始后，我偶尔能听见父亲随着字幕和
唱段轻声跟唱：风萧萧，落红润芳土，雨沥沥，
河舟泛涟漪……我却在父亲的哼唱声中睡着
了。

后来，随着工作地点的变化，我陪父亲看
川剧的次数屈指可数。最近陪他看戏至少是
三年前的事了，也就是这一次，我才深深领略
到父亲所说的川剧的魅力。那天晚上演的是
川剧名戏《白蛇传·金山寺》，这是一段家喻户
晓的故事，白娘子到金山寺寻找许仙，白蛇与
法海斗法，无奈之下水漫金山。剧中融舞蹈、
武术、柔术于一体，再加上变脸、吐火、水袖等
独树一帜的特技，尤其是小丑、小生、小旦等
别具一格的表演，让我真正理解当年古代文
学老师讲的中国戏曲所呈现的美学特色。那
晚，我终于陪父亲从头到尾看完了这出戏，其
间居然第一次没有打瞌睡。

午后的阳光慢慢走出客厅，地板上父亲
的身影也随之模糊。这次，父亲终究没有答
应和我去看戏。我知道，他与我的戏里流年
或许只能尘封于岁月深处。我只是惘然，我
和父亲究竟是何时互换了角色？我明明记得
在岁月那头，他是我的大山，趟过河流来到岁
月这头，我却成了他的大山？

（作者系中国电力作协会员）

王承军

说走就走的旅行

罗光毅

生 活 随 笔

儿子回家吃饭，闲聊中说到旅游，说到说走就走的话题，
我感慨地说：“这种即兴而起的冲动行为，只有你们年轻人才
有。”儿子说：“你们这个年龄段的老人既有时间，又没有经济
压力，才应该是说走就走的主力军。怎么样，陪妈妈出门走一
趟。”话儿赶着话儿，为了不拂儿子好意，我就回说：“那就试
试，走呗。”儿子一边和我们磋商，一边就给我们订好了去上海
的机票。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这样开始了。
住进上海的快捷酒店后，顾不上舟车劳顿，立马打车去了黄河路，汇入打卡

一族。谁叫电视剧《繁花》这么火呢。以前不算热闹的黄河路，确因电视剧《繁
花》火了。我们赶至黄河路时，看见警察和安保人员正在忙碌地疏导着车辆和人
群。

虽说黄河路上的霓虹灯没有剧中那么夸张的闪耀，但苔圣园酒店门前（剧中
至真园）仍是热闹。剧中宝总和汪小姐喜欢吃的排骨年糕，在黄河路上隔街相对
的两家正宗老上海排骨年糕店也倾情上演热闹场面，长长的队列里有了我们。

流连在黄河路上，令人开心的是，看见了一家重庆小面，开店的老板娘是一
位广安女子。一番寒暄后，我们吃到家乡味道的小面。

打卡南京路，打卡和平饭店，打卡外滩，第二天早上我们毫无遗憾地离开上
海，去了苏州。

好客的苏州给我们带来了好心情。寒山寺里人流如织，攒动的人头就像一
个个快乐的音符，汇成欢乐的波浪，连接着头顶上的横幅“钟声祝君年年好，年年
相逢在寒山”。相逢寒山寺，一切都是缘。

春阳暖暖地照着，和煦的风轻轻地吹着，山门里黄墙照壁矗立，寒山寺三字
带着千年古刹的气势撞进眼里。寺院里青松挺拔，竹秀花茂，古寺古景在游人的
喧嚣里仍是那么沉稳。沿着回廊向右走去，就到了钟楼。它是一座二层六角形
的小楼，造型精巧。想着古刹钟声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心里就痒痒的要去寻钟
看。待到排着长长的队列，走过窄窄的楼梯，上得楼去，就见到了大钟。游人们
心里祈祷着，扶着木棒，使着劲儿撞向大钟，一下，两下，三下……大钟发出了洪
亮的声音，钟声回荡在我的耳畔，听得痴痴的，迷迷的。

山门外，古运河上寻得枫桥，走近看，它就是一座造型古朴，优美雄健的花岗
石月牙形单孔石拱桥。一座简简单单的小桥，就因它诞生在寒山寺边，唐代诗人
张继乘舟夜泊于此，朦胧月光，点点渔火，悠悠钟声，唤起诗人浓浓乡愁。

离开寒山寺，打卡留园，打卡虎丘。夜航，返回重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像过周末一样的简单。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苏发灯


